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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岳父从农村参军，首长发现他虽然文化程

度不高，但心灵手巧，被分配搞军械维修和保

养。也就是从那时起，岳父爱上这一行，成了部队初出

茅庐的土专家。

复员到地方，正值县第一棉纺厂成立伊始，厂长到

处挖人才，岳父顺理成章地被抢进。经过在省城为期

半年的技术培训，青春芳华一通百通的岳父破例当上

了维修车间副主任。

县纺织厂的生产规模很大，各种大小纺织机有

一百多台（套），维修和保养的任务很重。虽说是维

修车间，实际上包括岳父在内也就四个人。主任是

行政干部，技术只懂得皮毛，真正要解决问题得靠

岳父和徒弟。岳父当时还是单身汉，吃住在厂里，

以厂为家。他每天上班最早，但从没“按时”下班，

背着工具包，到生产车间转悠，听机器的轰鸣声，观

其运行状态。有时即使发现轻微的异响，也要操作

女工停下来。如果小故障，当即抢修；遇到大问题，

趁着操作工调班，从仓库拖来配件，师徒俩连夜维

修。岳父为人恭谦，技术精湛，对女工都一视同仁，

随叫随到。他的踏实工作作风赢得领导和工友们的

一致好评。

那些年，工厂兴评劳模，树立标杆，激励他人。

参加工作第一年，岳父就被推举为厂劳模。“五一

节”那天，职工食堂召开庆祝会，厂长亲自给他佩戴

大红花，奖品是一只印字的白色搪瓷杯和一支上海

产的英雄牌钢笔。发表获奖感言时，岳父激动万

分，由衷地表达了要感谢领导培养，干好本职工作，

为厂里尽全力的决心。虽然言辞简短，但情真意

切，引来阵阵掌声，也拨动台下纺织女工阿莉的芳

心。阿莉找理由接近岳父，其照看的纺机好像总有

“小毛病”。今天给他带碗青椒炒肉丝，明天又帮他

洗工装。岳父本来也对这个操作能手有好感。他俩

相互依恋，由工作期间的接触转为“线下”爱慕。后

来，阿莉就成了我的岳母。

工作了快三十年，岳父年年是“厂红”，奖状一大

片，他还被评为县里和省里的行业劳模。那个年代，劳

模是普通劳动者的一项殊荣，寓意着他具备爱岗敬业，

品行高尚，不看重物质上的待遇，技能突出，任劳任怨

等特质。每次谈起往事，岳父总是对他的辉煌过往津

津乐道，精神大振。后来改制，纺织厂被一家外资公司

兼并。重组后，外资老板把像他这样的劳模和技术能

手留下来。岳父又被培训，熟悉先进的纺织设备和保

养要领。当了几年的维修顾问，岳父一直干到退休，重

现了“劳模精神”的余光。

每年“五一节”，已是耄耋老人的岳父摩挲着发黄

的奖状，品那只掉了瓷杯子里泡的浓茶，心里有些惆怅

和失落，由此感叹不已：时代再怎么发展，生产技术再

怎么先进，劳模精神不能丢。各行各业需要新型劳模

不断涌现。榜样精神层面的感召力是无穷无尽的，可

以助力整个社会更快的发展和进步。长江后浪推前

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岳父是个老劳模 □ 刘 兵

那

我 一次出差到省外，到了午饭时间，我就在

街上寻找吃饭的地方。人地两疏的，我

知道吃饭要到人多的小餐馆，那里一般饭菜实

惠，还不欺客。我来到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烩

面馆，要了一碗面，找了个位子坐下来。这家餐

馆除了顾客，只有两个中年人，看着像是夫妻。

男的在门口做饭带招揽生意，女的负责端饭、收

拾碗筷和收钱。听他们说话的声音，我竟意外

听出了乡音，没想到，在远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

地方，还真遇到了老乡，而且我断定，至少他们

和我是一个县的，但看两人正忙碌，我也就没有

打扰他们。

等吃完饭，我看店里的人不多了，就和他们

聊了起来。果然，他们是夫妻俩，老家不但和我

同县，而且还是邻乡，特别是还有一个共同的朋

友。我们都很惊讶。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

眼泪汪汪。”我们虽不曾泪流满面，但还是感慨

机缘巧合。他们出来打拼五六年了，刚开始在

工厂打工，男的有做饭的手艺，后来就开了这家

烩面馆。虽然很辛苦，但生意还不错，就是有些

想家。我也向他们说了一些家乡新近发生的

事。他们主动免了我的饭钱，但我还是执意把

钱留下来，最后我们加了微信，朋友的朋友自然

也是自己的朋友。分别时，他们在店门口看我

走出好远，不停地挥手，像是和家乡告别……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不

离家的人体会不到家的重要，即便是现在交

通快捷、通讯畅达，但身处外地的孤独感却无

法改变。异乡、异景、异人，这些身在异地的

老乡，他们靠自己的辛劳，无疑给当地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身上，也无时不体现着家

乡 人 的 勤 劳 朴 实 ，传 播 着 家 乡 人 的 精 神 风

貌。我的身边也有亲戚朋友在外地打工或工

作，有的离家远，有的离家近，他们逢年过节

或家里有事才会回来，和我聊聊外面的世界，

他们也有过在外地遇到老乡的经历。我发现

他们对“老乡”的理解是很宽泛的。在县里，

同乡即是老乡；在市里，同县即是老乡；在省

里，同市即是老乡；在省外，同省即是老乡。

不用说，如果在外国遇到中国人，也一定称为

老乡，再有缘遇到同省、同市、同县的，那真是

比一家人都亲！一句话，黄皮肤、黑头发、黑

眼睛，我们都是中国人；家乡音、家乡俗、家乡

景，我们都是家乡人。

不管“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感慨漂泊的艰辛，还是“万里他乡遇故知”的

人生四大喜之一，之所以在外地遇到老乡能产

生巨大的情感波澜，就是因为那团浓得化不开、

永远也不会更改的乡愁在里面……

爸抽烟，我也抽烟。自从爸妈搬来与我们同住

后，家里就有了俩烟民，阳台成了我们爷俩喷云

吐雾的战场，一边抽烟一边闲聊，阳台竟然成了我们沟

通最多的场所。

这些年，妻子为我抽烟这事儿与我文斗武斗都斗

过了，皆无效果。说实话，我也戒过几次烟，但坚持不

了几天便复吸了，几十年的烟龄，身上的细胞都适应了

烟味儿，猛然断了，浑身都不舒服，再加上朋友圈里都

知道我抽烟，来来回回戒烟失败，大家也不把我戒烟当

回事儿，照样“递烟”不误。内因外因都不配合，我也彻

底抛弃了戒烟的想法。

我爸的戒烟之路更是曲折，我妈性子急、脾气大，我

爸是典型的妻管严，但我爸在抽烟这事上，一点儿不含

糊，任凭我妈天天嘟囔，他都充耳不闻，依然将抽烟进行

到底。为了证明吸烟的危害性，我妈还领着我爸去医院

体检，把肺部的片子让我爸看，我爸看了之后着实害怕了

一个晚上，可是第二天又开始抽烟，不等我妈开口制止，

就振振有词道：抽烟的多了去了，得肺癌的才几人。我妈

一气之下就没收了我爸的零花钱，我爸没钱买烟，烟瘾犯

了便当着我妈的面在地上捡我抽剩下的烟头，被我妈看

到后，又气又恼，就不再限制他抽烟了。

几年前，我生意滑坡，产品滞销，卖出的货款回收

不上来，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去，为了还银行欠款，我将

房子车子都卖了，一家人挤在两间厂房里。我愁得头

发白了一半儿，深夜睡不着，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当

然囊中羞涩，只能买最便宜的烟抽。

那段时间，我爸老说他咽炎犯了，抽烟就难受，竟

然奇迹般地将烟戒了。我爸戒烟成功后，并未和我妈

统一战线，反对我抽烟。有时他还会去超市帮我买一

盒好烟，偷偷递给我。我爸说，抽烟解忧愁，抽吧，等啥

时候像我一样，身体有了反应，烟自然就戒了。

那段时间，我晚上睡不着觉，便常常起床到外面走

一下，透一口气。只要我一开房门，我爸便悄悄地跟出

来，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支。我抽完一支，他再递

给我一支，我们父子俩就这样静静坐着，不说一句话，

但我知道，这种无言中隐藏着父爱，让我感知到，困难

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后来，生意渐渐好转，我爸告诉我，别抽便宜烟了，买

好的抽，我爸给我推荐了一种香烟，比我以前抽的香烟细

一倍儿，我爸说，这烟味道好，焦油含量低。我让我爸抽

一支，我爸说，他这次是彻底戒烟了，再抽浑身难受。

我爸戒烟成功了，我向我爸取经，我爸笑笑，没有回

答。后来听我妈说，那段时间和我爸见我经济窘迫，他

戒烟完全是舍不得买烟，省下烟款补贴家用。我爸还对

我妈说，我压力大，抽烟便由着我，千万别把他戒烟的真

实目的告诉我，如果抽烟能分担我的忧愁，就让我抽吧。

我妈这番话，说得我心里一阵酸楚。我爸五十多

年的烟龄，戒烟无数次，却为了帮我省钱戒了烟。

我

“烟”中父子情 □肖春荣

月轮回。现在有些人又时兴戴手表、戴名表

了。由此想到我在上学时买手表的事来。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到城里上高中，为了掌握

好上下课时间，我决定买一块手表。当我把这个想法

说给父母以后，父亲沉着脸说：“我们是农村人，不要和

城里人比，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

有了工作，什么样的手表买不到？”

我知道，家里非常贫困，父母承包的几亩责任田每

年所收获的粮食，除了留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外，卖的

粮食钱仅够上缴农业税和种地投入，我和弟弟的书学

费全靠家里养的一头肥猪和十几只母鸡平时下蛋所卖

的钱。我理解父母的难处，但我还是想买一块手表。

一天，我骗父亲说学校里要交补课费，向父亲要了

50块钱。我从没有用过手表，不知什么牌子的手表比较

好，就找同学小刘当参谋。因为刘同学不但和我关系较

好，他还是城里人，听说他从上小学时就戴上手表了，对

手表一定懂得的比较多。刘同学得知我要买手表，他乐

意当参谋。于是，我和他来到城里最大的一家商场的钟

表柜台前，柜台里放着各式手表，在白炽灯光照射下熠

熠放光，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觉得每块手表都很好，选

了一块又一块，后经刘同学的推荐，我买了一块上海“宝

石花”牌手表，他说这个牌子的手表价格不贵，质量还

好，我一看价格，只有50元，我就把它买了下来。

当我戴上这块崭新的“宝石花”手表以后，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了，在回学校的路上，我的心情一直兴奋

着。到了教室，刘同学把我买手表的事告诉了大家，同

学们蜂拥着围了过来，这个把手表拿过去左瞧右看，那

个把手表拿过来放在耳边细听，夸我这只手表表针响

声清脆有力、质量好……我心里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幸

福和激动。

戴手表的愿望是实现了，找什么借口再向父母要钱

我可为难了，因为我这块手表刚买回不久，学校真的向

我们收补课费了。那时50块可是很值钱的，因为我在

校的生活费一个月也只有30多元！怎么办？补课费要

交，手表还要戴，饭也还要吃，没得办法，我只好以没有

生活费了为由向父母要了30元钱，不够的钱向同学们

借，为了还上借同学们的钱，我开始减少每顿的饭量，每

顿饭只吃一个馒头或一碗稀饭，忍受了一个多月饥饿之

苦，终于将欠同学们的钱给还上了。

有了这块手表，我能够掌握好时间，对学习和业

余活动进行合理安排。虽然因为买这块手表有一段时

间没能吃饱饭，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日

一块手表 □ 潘 伟 老乡
□ 寇俊杰


